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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权运动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目
标和新兴的联盟，他们对性工作者构
成许多威胁。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些威
胁，以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

反人权运动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介绍
近年来，组织起来反对边缘群体和被刑事定罪群体权利的运动在

全球的影响力和影响不断增长。反移民权利团体游说采取更严格的边
境政策，侵犯了迁徙和移民的权利。反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SRHR) 
和反性少数团体阻碍了女性、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人群获得性与生殖

健康服务以及性别确定护理的机会，侵犯了健康
权。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持续攻击
性工作者的身体自主权和人权，此外，性工作者还
受到其他反权利运动的攻击，因为他们同时还具
有移民，妇女，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性少数,
跨性别和性别多元，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毒感染
者等身份。反人权运动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

和新兴的联盟，他们对性工作者构成许多威胁。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些威
胁，以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

本简报概述了反人权运动使用的主要策略，并强调了它们对性工作
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影响。简报还探讨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如何
挑战反权利运动，包括他们克服障碍的策略以及他们取得的成功。最后, 
简报对尊重和保护性工作者人权提出了建议。 

方法论
简报基于2022年5-6月在八个国家进行的深入研究完成，包括与

NSWP成员组织进行的全球电子咨询，以及对在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毒
品使用者的权利、妇女权利、移民权利、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以及性少
数和性别多样化人群的权利等领域的主要线人进行的访谈，并用桌面文
献综述作为补充。国家顾问使用标准化问卷进行了访谈和焦点小组，并制
作了关于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莱索托、北马其
顿和西班牙的国家案例研究。使用类似的问卷对NSWP成员组织进行全
球电子咨询，获得12个NSWP成员组织的回复。总共有275名性工作者
参加了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其中包括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移民
性工作者、性少数性工作者和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参与者代表了各种
性别认同，包括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和男性，非二元和性别流动。参与
者在不同的室内和室外环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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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权利运动背景及交叉性
“反权利”一词在过去十年中在民间社会的话语中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使用。2019年CIVICUS的一份报告将“反人权团体”定义为在民间社
会空间中运作以推动限制一项或多项人权的组织。1 这些团体已逐步渗
透到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NGO）以及一些政府中。他们中的大多数
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保守的，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白人至上
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一些反人权团体虚伪地用支持人权的语言来构
建他们的倡导，例如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他们打着“保
护”妇女的幌子否认和破坏性工作者以及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群体的人
权。

影响性工作者的一些最突出的反权利团体是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
废娼主义团体，他们将所有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剥削混为一谈。这些运
动是从早期的女权主义演变而来的，这些女权主义试图将白人基督教

的“适当”性行为规范强加给权力和地位较低的
妇女，特别是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
和移民。这些女权主义者经常推广“北欧”或“终
止需求”模式，将性工作者的嫖客刑事定罪，目的
是“结束剥削”和废除性产业。2 全球反性工作废
娼主义与北美结束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运动不同,
后者主张反对监狱和治安作为历史奴隶制的延
伸。本简报专指以“性别平等”的名义寻求根除性
工作的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往往是更大的反性别运动的重
要参与者。反性别运动包括“性别批判”和排斥跨性别的女权主义者之
间的联盟，他们主张“生理性别”比性别认同更重要，还有政治保守派以
及倡导反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再加上性工作者权利的宗教原教旨
主义者。反性别运动起源于1990年代天主教会内部的讨论，挑战联合国
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和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上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承认。从那时起，它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强大的跨领域的反权利运动，在北美和欧洲都有据点。这些地区拥有
大量的资金和影响力，使这种意识形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3

其他反权利团体和运动有各种重点，包括反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
反对间性人和残疾人的生育自主权，以及更普遍的性教育、避孕和堕
胎；反对移民反对跨境自由流动，特别是针对在目的地国属于少数种
族、族裔或宗教群体的移民；反对公民权利和正义的反民主立场，尤其
是针对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反对。这些反权利团体越来越多
地联合起来，在各种运动和意识形态中结盟，以多种方式威胁和影响
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作为工人受到影响，无法自由结社和组织，无法享
有其他基本劳动权利，也无法享有隐私和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性工作
者也因为其交叉身份受到影响，如妇女，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人群，以
及寻求获得医疗保健的间性人，希望跨境流动的移民，还有试图行使其
公民权利的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身份, 
如宗教和少数民族，性少数，残疾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毒品使用者。

这些运动是从早期的女权主义演变
而来的，这些女权主义试图将白人基
督教的“适当”性行为规范强加给权
力和地位较低的妇女，特别是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和移民。

1 CIVICUS，2019,《逆流进击：民间社会对反人
权团体的回应》.

2 Elene Lam 和 Annalee Lepp，《蝴蝶：抵制
反人口贩运政策的危害，培育加拿大的同伴组
织》，反人口贩运评论，12（2019)：91-107。

3 妇女发展权利协会, 2021,《面临风险的权利：采
取行动的时候了：趋势普遍性观察报告》, 55.

https://philea.issuelab.org/resource/against-the-wave-civil-society-responses-to-anti-rights-groups-4.html
https://philea.issuelab.org/resource/against-the-wave-civil-society-responses-to-anti-rights-groups-4.html
https://www.antitraffickingreview.org/index.php/atrjournal/issue/view/20
https://www.antitraffickingreview.org/index.php/atrjournal/issue/view/20
https://www.antitraffickingreview.org/index.php/atrjournal/issue/view/20
https://www.awid.org/ours-2021
https://www.awid.org/our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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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权利战术及其影响

危险联盟
宗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反性别运动中的废娼主

义团体和反性别工作者权利运动之间的联盟，使这些行动者能够扩大影
响力，发展和巩固资金，并使有害政策合法化。虽然其中一些群体可能
在堕胎，避孕药具可及性和同性恋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往往在反
对性工作，跨性别和性别多元身份以及边缘种族和宗教群体的立场上团
结一致。

“通常，在德国支持北欧模式的ʻ女权主义团体’也相信跨性别
权利是对女性的威胁，例如，对穆斯林妇女及其通过戴头巾表
达信仰的权利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因为她们将其描述为压迫
妇女。”

神女协会，德国

一些民间社会利益相关方认为，尽管 存在一些意识形态差异，但从
本质上讲，反性别和反性工作团体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联盟并非如表现得那样
稳定，尤其是在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建立联盟时。当他们的基督
教原教旨主义盟友推动立法反对生育权，他们会指责跨性别
者损害了以性别为基础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这
些矛盾融入他们的世界观中。”

ANDREW SPIELDENNER，MPACT男同性恋健康与权利全球行动执行主任

萨尔瓦多，北马其顿和西班牙的参与者观察到，原教旨女权主义和
保守宗教联盟对性工作者，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以及艾滋病毒感染
者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在萨尔瓦多，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由于这些联盟
推动的反人权言论而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在北马其
顿，一个由民间社会组织、政党、宗教团体等组成的反权利联盟已经成
立，以协调和扩散社交媒体上的反性工作、反性少数、反跨性别和反毒
品使用者的言论。这个联盟中的团体不仅相互交叉引用，而且从国际反
权利活动者那里借用和改编材料，以适应当地情况。 

随着反人权活动者不断联合起来，他们的声音、影响力和合法性都
在增长，对性工作者和其他被刑事定罪和边缘化的群体构成了越来越大

的威胁。反人权联盟在渗透到政府和其他权力机
构时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在西班牙，在西班牙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者
和废娼主义团体以及从事性别暴力领域的主流女

权主义团体的敦促下，政府推出了针对性产业的更加压制性的法律。这
些团体现在正在从瑞典政府获得资金，后者在推动将性工作者的嫖客刑
事定罪。因此这些团体被禁止支持性工作免除定罪和性工作者的劳动权
利。

“与极右翼团体互动的天主教团体，与女权主义运动合流，产
生对性工作者的仇恨言论。”

-女性性工作者，西班牙

反人权联盟在渗透到政府和其他权
力机构时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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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口贩运运动继续呼吁限制运
动和对种族和族裔进行侧写。

反人口贩运和反移民政策
许多反权利的叙事和政策都与反人口贩运运动联结在一起，因为他

们广泛将性工作和移民与贩运和剥削混淆。纵观历史，反人口贩运的立
法和话语一直将“卖淫”作为控制妇女运动、移民和性行为的手段。反人

口贩运运动及其政策也植根于围绕“白人奴隶制”
的历史恐慌，助长了种族化的刻板印象。

今日，反人口贩运运动继续呼吁限制运动和
对种族和族裔进行侧写。通过将性工作与人口贩
运和剥削混为一谈，反人口贩运组织能够为加强

边境警务以及对性工作者工作场所的暴力“突袭和救援”行动辩护。4 作
为移民的性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在目的地国家是少数种族或民族的性工
作者，更有可能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因此，许多反性工作和反移民
的议程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5

“政府利用反性工作运动来支持反移民议程，通过关闭“后门”
选项来限制移民妇女移民的机会，同时不扩大能保护试图合
法移民的流动性工作者的条款。” 

–维多利亚同伴资源协会，加拿大

为了推动更广泛的反人权议程，限制移民并将性工作定为刑事犯
罪，导致移徙性工作者的人权往往被忽视。在许多性工作合法化的国
家，移民被明确禁止从事性工作。即使在第一个将性工作完全免除定罪
的国家新西兰，任何来该国或持临时签证居住在那里的人如果从事性工
作或经营妓院，都可能被取消签证，面临被驱逐出境。6 尽管全球流动性
呈上升趋势，但移徙性工作者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受害者或罪犯。

“总的来说，移民作为一个问题在欧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与
那些没有受到更多右翼紧缩深刻影响的决策者进行对话变得
更加困难。有大量的立法和拟议的立法推动增加拘留和驱逐
出境，这也将限制进入居留程序。这些影响所有移民，特别是
不稳定和无证移民，因此对移徙性工作者有特殊影响。”

LILANA KEITH，高级倡导官员，无证移民国际合作平台（PICUM）

“终止需求”模式
在影响政府制定旨在通过废除性工作来消除人口贩运的政策方

面,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也非常成功。最值得注意的是, 
将买性而不是贩性定为犯罪的“北欧”或“终止需求”模式持续在全球
范围内获得关注。自1999年在瑞典推出“终止需求”政策以来，挪威、冰
岛、加拿大、北爱尔兰、法国、爱尔兰和以色列都采用了“终止需求”政
策，阿根廷、斐济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也在考虑。2019年，瑞典和法国
政府还承诺合作，将这一反性工作政策输出到世界各地，作为其“女权
主义”外交政策议程的一部分。7

“终止需求”模式植根于原教旨女权主义观念，即所有性工作者都是
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性工作是对女性的暴力。因此，尽管有充分的
证据表明，“终止需求”模式只会加剧性产业中的剥削和暴力，它被宣传
为加强两性平等和打击剥削的一项措施。8 尽管性工作者本身并没有被
定罪，“终止需求”模式导致执法部门、嫖客和冒充嫖客的人对性工作者
的暴力行为增加；增加管理中的权力滥用；导致性工作者的不良健康结
果；并导致性工作者被驱赶、驱逐出境、监禁并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9

4 NSWP，2021年，《简报：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
者的错误信息的后果》

5 NSWP，2019年，《反人口贩运立法和倡议对
性工作者的影响》

6 NSWP，2018,《移徙性工作者》

7 外交部，瑞典政府办公室，2019年，《法国外交
部和瑞典外交部的联合声明》

8 大赦国际，2022年，《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体
系中：爱尔兰针对性工作者的结构性暴力》

9 NSWP，2015，宣传工具包：瑞典模式对性工作
者的真正影响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papers/briefing-paper-the-consequences-misinformation-about-sex-work-and-sex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papers/briefing-paper-the-consequences-misinformation-about-sex-work-and-sex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fan-ren-kou-fan-yun-fa-lu-he-xiang-mu-dui-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fan-ren-kou-fan-yun-fa-lu-he-xiang-mu-dui-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yi-xi-xing-gong-zuo-zhe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joint_statement_-_france_and_sweden_cle08dbbd.pdf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joint_statement_-_france_and_sweden_cle08dbbd.pdf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29/5156/2022/en/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29/5156/2022/en/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guan-yu-xing-gong-zuo-zhe-de-rui-dian-mo-shi-de-zhen-zheng-ying-xiang-chang-dao-gong-ju-bao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guan-yu-xing-gong-zuo-zhe-de-rui-dian-mo-shi-de-zhen-zheng-ying-xiang-chang-dao-gong-ju-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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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性叙事和仇恨言论
反人权活动者经常声称为他们认为脆弱的人群寻求“保护”，包括妇

女、性工作者、难民和儿童，同时限制他们的权利，加剧耻辱和歧视。“终
止需求”模式和反人口贩运措施都是由“保护弱势群体”的误导性言论

驱动的。反权利运动用“保护”的“支持权利”语
言掩盖歧视和偏见，在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公
众中传播错误信息，进而使有害做法和政策永久
化，并加剧耻辱和歧视。反人权运动声称采用这种
叙事不仅是为了促进旨在“保护”性工作者免受侵
害的政策，而且还 要“保护”普通民众免受他们认
为是危险、不道德或异端者的伤害。后一种叙事在
反性别运动中特别强烈，该运动将跨性别和性别
多元的人描绘成掠夺者和变态，侵犯顺性别妇女

的权利，并在道德上腐蚀儿童。这些反性别活动者同时努力使性工作者
主导组织的倡导失去合法性，并压制性工作者的声音，使跨性别性工作
者受到更大的攻击。

“脸书充斥着（来自一个反性别团体对我们支持性工作者权
利的抗议）的负面言论，以儿童为掩护。他们知道这会激发对
话，公众将“提高声音”，反对他们的孩子看到红灯区橱窗里的
妓女。”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北马其顿

反人权运动所宣扬的叙事，即使以“保护”为框架，也往往伴随着
或煽动仇恨言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元首也与反人权运动结盟，传播有关
性工作者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有害信息。萨尔瓦多参与者指出，针对性
工作者的杀害妇女和杀害跨性别妇女事件有所增加，这可能与Nayib 
Bukele总统传播的仇恨言论有关。该人被指控促进人权侵犯。 

“如今，组织起来是危险的，因为Nayib Bukele总统一直在线
社交媒体上将我们描述为违法者，而普通民众则用他的话语
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性工作者，萨尔瓦多 

反权利公共卫生政策
“保护”的反权利言论也被用来促进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即使

这些政策与基于证据和权利的预防疾病传播、疾病和死亡的做法相矛
盾。将性工作、毒品使用、同性关系和性别多元身份刑事定罪加剧了有
伤害性影响的公共卫生政策，如将艾滋病毒暴露、不披露和传播形式
定罪。这种政策是由错误刻板印象所推动的，即认为性工作者和其他
关键人群是“疾病媒介”。

自COVID-19在国际上爆发以来，许多政府以“保护公众健康”为
幌子，扩大了对性工作者的惩罚性政策和做法。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性
工作者的人权，使他们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暴力和刑事定罪，同时
减少了他们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并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保障机制之
外。当局声称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保护公众免受性工作者侵害。性工作者
被毫无根据地指责为COVID-19的“超级传播者”。10

反权利运动用“保护”的“支持权
利”语言掩盖歧视和偏见，在政府官
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中传播错误信
息，进而使有害做法和政策永久化, 
并加剧耻辱和歧视。

10 NSWP，2021年，COVID-19与性工作者/性工
作者主导的组织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policy-briefs/zheng-ce-jian-bao-covid-19yu-xing-gong-zuo-zhe-xing-gong-zuo-zhe-zhu-dao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policy-briefs/zheng-ce-jian-bao-covid-19yu-xing-gong-zuo-zhe-xing-gong-zuo-zhe-zhu-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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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活动者
将其立场描述为“反堕胎”和“支持
性别平等”，而事实上，他们正在破坏
人发会议（ICPD）《行动纲领》所提出
的权利，即个人的身体自主权和在不
受歧视、胁迫和暴力的情况下做出生
育决策（如生育）的权利。

“在COVID-19封锁限制期间，警察袭击了许多夜间在街上看
到的人，但女性性工作者还遭到强奸，而其他女性和男性则只
是被赶走。”

关键受影响人群联盟（KAPAL)，莱索托

反权利运动也影响了性工作者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SRHR)，因
为该运动反对促进避孕，安全堕胎，性别确定护理和其他基于权利的
性健康服务的可及。虽然性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得负担得起
的、适当的和高质量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服务，但近年来，反权利运动
加大了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削弱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工作。在过
去十年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严格限制或废除堕胎权的立法。一
些反人权行为者还试图通过错误地将避孕药具与堕胎混为一谈来限制

获得避孕药具的机会。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反性
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活动者将其立场描述为“反堕
胎”和“支持性别平等”，而事实上，他们正在破坏
人发会议（ICPD）《行动纲领》所提出的权利，即
个人的身体自主权和在不受歧视、胁迫和暴力的情
况下做出生育决策（如生育）的权利。11

同时，许多反权利运动，特别是那些以信仰为
基础的运动，试图限制学校的全面性教育，这进一
步违反了ICPD的《行动纲领》。性工作者经常担负
了教育客人安全性行为的任务，他们已经提出社
群需要更多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12 越来越多的

人在没有接受过全面的性教育的情况下长大成人，这将继续对性工作者
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行动是更广泛的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全球攻击的一部分，该
攻击对所有顺性别妇女以及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人都有负面影响。然而,
取消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保护将过度影响性工作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
和性少数。此外，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服务可及性减少对性工作者尤其有
害，因为刑事定罪、污名和歧视等结构性障碍持续存在，增加了性工作者
对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及暴力的脆弱性。13

性别不平等和恐跨性别
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都受到反性别运动及其叙事的负面影响。在将

性工作作为对顺性别女性的“父权压迫”形式进行反对的同时，反权利
运动还破坏了妇女的权利和自主权，使那些认为自己是男性，跨性别者
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的性别身份不可见和无效。由于废娼主义者反人
口贩运倡议和“终止需求”模式，女性性工作者受到警方针对、“突袭和
救援”行动以及胁迫性的“退出”和“康复”计划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些
都侵犯了她们的人权。14 与此同时，来自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
对“保护”和“拯救”妇女免受贩运和剥削的推动，紧跟反性别叙事的
趋势。这些叙事将顺性别女性描绘成“跨性别议程”和“性别意识形态”
的“受害者”。怪不得许多参与反性工作的人同时反性别，特别是反跨性
别多元。

11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4年，1994年9月5日至
13日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方
案：20周年纪念版，7.3.

12 NSWP，2018年，性工作者获得全面性与生殖
健康服务的能力

13 Lucy Platt等，性工作法律与性工作者健康之
间的关联：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系统综述和元分
析，PLOS Medicine 15（12）(2018)。

14 NSWP，2018，“‘终止需求’ 法律对女性性工作
者的影响.”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ICPD_PoA_CH_Text_Web_optimized.pdf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ICPD_PoA_CH_Text_Web_optimized.pdf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ICPD_PoA_CH_Text_Web_optimized.pdf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xing-gong-zuo-zhe-huo-qu-quan-mian-xing-yu-sheng-zhi-jian-kang-fu-wu-de-ji-hui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xing-gong-zuo-zhe-huo-qu-quan-mian-xing-yu-sheng-zhi-jian-kang-fu-wu-de-ji-hui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med.1002680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med.1002680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med.1002680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zhong-zhi-xu-qiu-fa-lu-dui-nu-xing-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heng-ce-jian-bao-zhong-zhi-xu-qiu-fa-lu-dui-nu-xing-xing-gong-zuo-zhe-de-ying-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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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反性别运动借鉴了将跨性别女性描绘成骚扰顺性
别女性并入侵其安全空间的危险和骗子的叙事。因此，跨性别和性别多
元的性工作者不仅因为社会各界普遍存在的恐跨性别而面临过度的污
名、歧视和暴力，而且还面临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攻击，被标签为掠
夺者，“偷窥者”或伪装的嫖客。15

通过将恐跨性别的言论置于妇女权利框架内，反性别运动已经接
纳并延续了暴力，以及有害的政策和做法，这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
工作者具有特别毁灭性的后果。此类做法的例子包括“性少数恐慌辩
护”法律策略，该策略允许对性少数人群犯罪的肇事者通过声称他们正

在“保护”自己免受不必要的性侵犯来消除或减
少他们的刑期。例如，声称他们不知道受害者是
跨性别者。通过声称受害者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引起了恐惧或“恐慌”，从而导致暴力，肇事者试图
以“自卫”为名减少或消除他们的刑期。这种辩护
巧妙地与跨性别者作为欺骗性“掠夺者”的反性别
叙事相一致，从而使肇事者能够对跨性别性工作

者实施暴力而不受惩罚。反性别运动推动的其他反跨性别政策包括针对
反歧视法，法律性别承认和性别确定医疗保健的政策，都会影响跨性别
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 

自2009年以来，跨性别欧洲的“全球尊重跨性别与恐跨性别”（TvT)
项目收集了全球范围内针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谋杀案的报告数
据。2021年，TvT记录了自项目启动以来创纪录的谋杀案数量，其中96%
的受害者是跨性别女性。在已知职业的受害者中，58%是性工作者。16 跨
性别性工作者所遭受的暴力的严重性很难被完全获知，因为担心法律后
果和进一步的恐跨性别反应，许多跨性别性工作者没有报告对他们犯下
的罪行。此外，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受害者在警方报告中经常被错误地
对待。17

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往往因其职业、性别身份和性取向而
面临多种形式的刑事定罪，他们成为执法部门的目标的频率过高，并被
监禁在与其性别认同不符的单一性别设施中。被监禁的跨性别者被发现
遭受高度的暴力、虐待和心理困扰，并且习惯性地被剥夺在监狱和封闭
环境中获得性别确定医疗护理的机会。反性别运动一直在大力宣传，试
图阻止跨性别女性被关押在女性监狱中，将她们描绘成暴力的性掠夺
者。因此，跨性别性工作者特别容易被监禁，以及在监狱和封闭环境中
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和虐待。18

对组织和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影响
反权利运动还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

的组织和倡导。然而，由于反权利运动使用支持权利的语言和框架的策
略，以及他们将自己置于妇女运动之中，他们在政府和多边空间中具有
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影响可能难以识别。

由于“反权利运动”的概念仍然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它在整个性工
作者社群中的理解并不统一，这使得性工作者在倡导和政策制定层面挑
战反权利叙事更困难。许多参加这次咨询的性工作者对本国的（反人权
运动）的构成表达了不同的概念。人们更容易识别个人权利侵犯者（如执
法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当地的宗教政治领袖），而不是一场运动。 

这种辩护巧妙地与跨性别者作为欺
骗性“掠夺者”的反性别叙事相一
致，从而使肇事者能够对跨性别性工
作者实施暴力而不受惩罚。

15 NSWP，2021年，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
误信息的后果

16 跨性别欧洲，2021年，欧洲和中亚必须采取更
多措施保护跨性别者的生命：TDOR 2021政策
简报

17 NSWP，2018年，性少数性工作者所经历的恐
同和恐跨性别

1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世卫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刑法改革
国际，2022年，技术简报：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
中的跨性别者和艾滋病毒问题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papers/briefing-paper-the-consequences-misinformation-about-sex-work-and-sex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papers/briefing-paper-the-consequences-misinformation-about-sex-work-and-sex
https://transrespect.org/en/trans-murder-monitoring/tmm-resources/
https://transrespect.org/en/trans-murder-monitoring/tmm-resources/
https://transrespect.org/en/trans-murder-monitoring/tmm-resources/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xing-shao-shu-xing-gong-zuo-zhe-jing-li-de-kong-tong-yu-kong-kua-xing-bie
https://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xing-shao-shu-xing-gong-zuo-zhe-jing-li-de-kong-tong-yu-kong-kua-xing-bie
https://www.penalreform.org/resource/technical-brief-transgender-people-and-hiv/
https://www.penalreform.org/resource/technical-brief-transgender-people-and-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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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习惯性地被排除在大部分妇
女运动的有效参与之外，而那些确实
进入妇女运动空间的人经常受到声
称促进妇女权利和赋权的反权利行为
者的口头，情感甚至身体虐待。

“我不知道（反人权团体）叫什么，但我知道警察和那些允许
像我这样的人有这样待遇的人，是有责任的”。 

-移民性工作者，西班牙 

对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性工作者领袖及其盟友来说，由于反人权
运动的存在，许多国家和国际倡导和决策平台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敌

对和排斥的空间。由于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
主义团体所信奉的反性工作意识形态的盛行，妇
女运动空间带来了挑战。性工作者习惯性地被排
除在大部分妇女运动的有效参与之外，而那些确
实进入妇女运动空间的人经常受到声称促进妇女
权利和赋权的反权利行为者的口头，情感甚至身体
虐待。虽然这些恐吓策略并没有阻止性工作者继
续在妇女运动空间中参与和发声，但它们使性工作
者的声音更难被听到。19

反权利组织正在从保守的资助者和私人捐助者、宗教团体、企业和
国家机构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 20，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仍然资金严重不
足，往往被排除在国内和多边资助机制之外。这反过来又限制了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有效挑战反人权运动及其叙事的资源和能力。

“我们的组织受到了影响。我们不再从国家获得援助或资金。 
我们被认为是一个鼓励女孩和某些女性从事性工作的团体。”

ASSC 非政府组织，安哥拉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资金不足，加上反人权行为者的长期攻击和暴
力，都加速了性工作者领导人的倦怠和创伤频率。面临相互交织的污名
和歧视形式的性工作者往往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影响。

“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的人是第一批遭遇歧视的，如果你是性
工作者，那是另一层歧视，如果你是黑人跨性别性工作者，那
是另一回事，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生命。不
得不应对我们遇到的那种程度的暴力，我认为这已经让很多
活动家筋疲力尽。我们带着很多创伤工作。”

DENNIS VAN WANROOI，顾问项目经理，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特征，ILGA世界

反人权团体不仅攻击性工作者，还试图诋毁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支持
性工作者权利的利益相关方。大赦国际在2016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政策，支持性工作完全免除定罪21，一直是由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废娼
主义团体，宗教领袖和名流支持的反性工作攻击的突出目标。反人权组
织还试图通过伪称他们正在促进“青少年卖淫”或违反国际人权框架来
诋毁联合国中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负责人。例如，2020年被任命为联合
国卫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Tlaleng Mofokeng博士遭到网络攻击，试图
诋毁她的专业知识，因为她倡导性工作者的人权，并公开支持性工作免
除定罪。22 虽然对反弹的担忧并没有完全阻止外部利益相关者公开支持
性工作者的权利，但它们在一些组织和机构内部引起了抵制。这些组织
和机构担心失去一些可能与反权利运动结盟的捐赠者，盟友或成员。

19 NSWP，2021，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运
动

20 妇女发展权利协会，2021,《面临风险的权利： 
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趋势普遍性观察报告》

21 大赦国际，2016年，大赦国际关于国家有义务
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政策

22 NSWP，2020, 关于错误信息的简报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https://www.awid.org/ours-2021
https://www.awid.org/ours-2021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30/4062/2016/en/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pol30/4062/2016/en/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shuo-ming-guan-yu-xing-gong-zuo-de-cuo-wu-xi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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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跨运动联盟也是一项基本战略,
应对反权利运动在国家和国际倡导
和决策平台中特别是在妇女权利领域
日益扩大的影响。

性工作者主导的对反权利运动的抵抗
对“反权利运动”的认识仍在增长。几十年来，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

直从事挑战反人权团体和叙事的倡导活动。“性工作”一词本身最初是由
性工作者活动家Carol Leigh在1970年代后期的一次反色情妇女会议上
创造的，作为强调妇女能动性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对她们的物化。23 从那
时起，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有效
地挑战各种反人权行为者和团体。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用来对抗反权利运动的影响力和影响的关键策
略之一是建立联盟。从地方到全球层面，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关注妇女
权利、性少数权利、移民权利、关键人群权利、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以及
更广泛人权的各种团体和组织合作，以扩大他们的声音和倡导。由于反
人权运动的有害影响很少只影响一个单一的人群，联盟建设提供了一种
宝贵的交叉方法，统一倡导信息和挑战共同的压迫。   

“所有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之间的联盟以及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合作产生的主要成就是运动的统一：现在这些组织更加强大,
因为他们以统一的声音说话并分享倡导信息。” 

性工作妇女协会，9月21日，厄瓜多尔

建立跨运动联盟也是一项基本战略，应对反权利运动在国家和国
际倡导和决策平台中特别是在妇女权利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这些联盟
不仅支持性工作者进入传统上充满敌意和排斥性的空间，而且有助于在

主流妇女运动中建立对性工作者权利的更广泛支
持。2018年启动的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主义联盟
(SWIFA）一直是NSWP在妇女运动中建立全球联
盟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SWIFA由七名核心成员
组成24，致力于倡导整个联合国系统对性工作权利
的肯定立场，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联合国公
约机构和特别程序的接触，并促进参与妇女运动

空间。25 NSWP成员反映，与志同道合的女权主义组织和政策制定者建
立联系，加强了他们在国家层面抵制和挑战反人权运动的能力。 

“我们得到了来自不同非主流女权主义组织的越来越多的支
持。(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政治家网络的支持，他们倾听我们的
意见，并试图与我们一起寻找回旋余地，并[找到]足够‘可接
受’的免除定罪的论点。” 

斯特拉斯堡圣但尼妇女合作，法国

在几十年的性工作者倡导中学到的一个关键教训是，试图改变强
硬的反人权团体的立场很少是有成效的。相反，事实证明，专注于改变 
“可移动中间派”活动者和组织的立场往往更有效。争取那些不持有反对
性工作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人，或者那些愿意倾听性工作者并从基于权利
的角度考虑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的人。通过建立联盟，扩大性工作者的声
音，提高对性工作者生活经历的认识，以及通过提供挑战错误信息的证
据，争取中间派是可以实现的。这并不意味着性工作者应该避免直接与反
权利活动者接触，而是说这些接触必须以战略性的有分寸的方式进行。

“(一个）策略是呼吁激进女权主义代表进行讨论。这个讨论不
是针对激进女权主义者本身，而是针对那些将读到讨论的人。”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俄罗斯

随著反权利运动的策略不断转变和发展，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
友监控发展以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目标仍然很重要。 

23 NSWP，2021年，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
运动

24 S W I F A 包 括 非 洲 妇 女 发 展 与 交 流 网 络
(FEMNET)，大赦国际，为赋权行动创造资源
(CREA)，全球反对贩运妇女联盟（GAATW),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国际妇女权利
行动观察-亚太（IWRAW-AP）和妇女生育权
利全球网络（WGNRR)。

25 NSWP，2021年，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
运动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case-studies/li-yan-jiu-xing-gong-zuo-zhe-zhu-dao-zu-zhi-can-yu-fu-nu-yu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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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以下建议是根据与NSWP成员组织咨询的结果提出的，旨在应对反

权利运动对性工作者的负面影响。

• 性工作全面免除定罪。性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其销售、广告、购买和
第三方参与，都必须免除定罪，以实现性工作者的人权。因此性工作者
主导组织可以动员和倡导反对反人权团体，而不必担心法律后果。将
性工作刑事定罪也使反人权活动者对性工作者犯下的有害政策和做
法永久化。

• 识别反权利运动的战术，并制定策略应对。对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
其盟友来说，要有效地挑战反人权运动所宣扬的有害叙事和政策，就
必须了解反人权团体使用的战术。不仅在性工作者社群，而且在更广
泛的公众中，都应该提高对反权利运动战略和议程的认识。 

• 增加对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资助。许多参与者指出，资金不足是抵制
和挑战反权利运动的主要障碍。由于刑事定罪、污名和歧视，性工作
者主导组织仍然严重资金不足，而对反人权团体的资助继续增长。

• 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其他人权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跨运动联
盟。必须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在妇女权利、性别平等、移民权利、性
少数权利、艾滋病毒、种族平等、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以及关键人
群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等领域工作的盟友之间促进和加强联
盟。这些联盟鼓励采取一种交叉的、基于权利的途径，以放大声音,
提高知名度，并促进进入关键的倡导和决策空间。

• 促进性工作者被有效纳入所有与他们有关的讨论、政策和平台。随
着反人权团体继续渗透并主导许多倡导和政策制定空间，确保性工作
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被有效纳入这些空间从未如此重要。通过这
种方式，性工作者可以继续提高人们对反人权运动对其社群的有害影
响的认识，同时促进基于权利的政策和做法。 

结论
性工作者过度受到反权利运动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影响。她们作为性

工作者的权利受到侵犯，她们作为妇女、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的人、移
民、种族和少数民族、性少数社群成员、毒品使用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

等身份受到侵犯。性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终极交
叉问题。 

随着反人权运动继续通过建立联盟、渗透政
府和非政府机构以及挪用支持权利的语言来促进
有害的政策和做法，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
织将继续受到这种影响。因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必须获得适当的资源，以提高社群内对反权利运动

及其战术的认识，同时加强自己与其他支持权利运动的战略联盟。将性
工作全面免除定罪将提高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挑战反人权运动的能力，并
直接废除他们推广的许多有害政策和做法。

因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必须获得适
当的资源，以提高社群内对反权利运
动及其战术的认识，同时加强自己与
其他支持权利运动的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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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
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
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
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
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
18-29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
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以
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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